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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之礼是古五礼之一“凶礼”的重要组成部
分，帝王的丧葬之礼是国家的重大典礼。汉晋以来，
三《礼》等典籍所记载的丧葬之礼虽然一直被作为
制定历代皇室相关典礼的蓝本，相应的丧仪用器在

帝王葬礼中依然使用，但在制度传承过程中也逐渐

出现了诸多变异。唐代晚期以来，一些原本属于“流
俗”的、带有民俗信仰或迷信意义的葬仪用品被广
泛使用于帝王陵墓中。

一、 帝王所用明器的变迁

明器是专门用于死者殉葬的器物，它们与一般

的生活用器不同，基本都没有实用价值，制作粗率，

仅具其形而已。《礼记》记载了孔子对明器特性的阐
释：“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
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
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锺磬而无

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①。“孔子谓为明器者，
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②。所以《盐铁论》说
“古者明器有形无实，示民不用也”③。明器不是生

活中的实用器，也不同于祭器，祭器属于实用器。同
样是《礼记》中记载的一段曾子和仲宪子的对话，把
它们区分得很清楚：“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
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

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
其亲乎’”④。历代明器的种类很多，有人俑、兽俑、
镇墓俑等各种俑类，也有礼器、衣冠、餐饮器、炊器、
家具、兵器、工具等日常器用的象征物，还有车船、
房舍和楼台亭阁等模型。明器的工艺一般比较简
单，通常是以低级材质模拟高级材质，如以铜象金、
以锡拟银、以陶代铜或漆器等，许多明器的体量也
比所模拟的真物小得多。
明末谢肇淛说：“古礼之尚行于今者，丧得十

七，昏得十五，至于祭则苟然而已，冠则绝不复举

矣”⑤。实际上，每经过一场大的社会动荡，写在《周
礼》、《仪礼》、《礼记》等书上的所谓“古礼”都会受到
一次大的冲击，其中秦、汉末、唐末三次尤为显著。
如《晋书》所云“古者天子诸侯葬礼粗备，汉世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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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社会环境变迁等诸多因素影响，三《礼》等典籍所理想化的帝王丧葬礼仪典范，自汉代以来多有修

正。 唐代晚期以后，帝王陵墓中的世俗化葬仪用品明显增加；从汉到明，包括明器在内，帝王随葬品的总体变化趋

势是由礼仪趋向于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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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季以来帝王世俗化葬仪用品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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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魏晋以下世有改变，大体同汉之制。……汉礼
明器甚多，自是（曹魏初）皆省矣”⑥。由汉及明，历
代帝王陵墓所用明器有很大的变异和补充。
汉天子（特别是东汉）所用明器，在《后汉书志》

中有详细的记载：“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筲八盛，
容三升，黍一，稷一，麦一，梁一，稻一，麻一，菽一，

小豆一。瓮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黍饴，载以
木桁，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载以木
桁，覆以功布。瓦镫一、彤矢四，轩輖中，亦短卫。彤
矢四，骨，短卫。彤弓一。卮八，牟八，豆八，笾八，形
方酒壶八，槃匜一具。杖、几各一，盖一、钟十六，无
虡。镈四，无虡。磬十六，无虡。壎一，萧四，笙一，篪
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干、
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輓车九乘，刍灵三十六
匹。瓦灶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
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
杯二十，容二升。瓦饭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
勺二，容一升”⑦。从内容来看，这些明器的象拟之
物包括日用容器、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内容
庞杂、十分丰厚；但相比以同类实物甚至真人殉葬
而言，明器毕竟是一种进步。由于焚书坑儒等导致
的文化断层，中国诸多礼仪传承的向上追溯很难超

逾汉代，包括丧葬在内，后代的许多制度实际上都

是从汉制衍生而来。
宋朝帝后的葬仪明器在《宋会要辑稿》中有比

较详细的记载：乾兴元年（1022 年）二月，宋真宗
崩，命少府监等衙门制作凶仗明器。少府监因上言
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相关制度：“检会永熙陵法
物，比永昌陵凶仗又增辟恶车、重车、象生辇、逍遥
子各一，刻木殿直供奉各五十人，控鹤官、马步军队
各五百人，六尚内人各十人，音声队、白幕象生器物
五十床、椅二十副，驼马各三十，羊群五，茶藏、食
藏、屏风、掩障、神御帐、宫城、园苑各一，令请如永
熙陵修制，从之”；在此之外，真宗永定陵“又添造凉
车、毡帐、引驾象、大辇各一，瓷甒添七、瓦甒添十
四、沙幪大小四百五十，聚盖青黄各十，从物白藤檐
子、驾头、扇筤各一，供奉官、殿直各五十人，六尚内
人四十人，内弟子、控鹤宫[官]、殿侍、当从物及下
茶酒者、钧容及西第二班执乐者、带甲马步军各二
百人，入内院子三十人，金甲将军二人，五坊三十

人，翰林、御厨、仪銮司、祗候库、武德司、亲事官、内

六班各五十人，清道四人，御马二十疋，散马五十

疋，带甲马二疋并鞍辔控鹤官，驼百头，羊五圈，圈

百口，果子杂花各二十株，金银器物各一舆，金钱酒

器各五十，食奁二十副，瓦子一十副，酒瓮二十副，

茶檐四副，龙床、踏床各二，仰观、伏听、清道、嵩里
老人、鲵鱼各一，招幡子六十，赠作五十舆，衣服三
十百五十舆，琴院各六事，棋局二副。又内出大小御
侍十人，朱漆椅卓各十，逍遥子、平头辇各一”⑧。从
这份附注中看出，北宋自太祖到真宗，明器凶仗呈

明显增加的趋势。但在真宗葬仪中，这些东西虽然
“并赴陵下”，却不一定都从葬于陵墓中，有些应该
是送葬所用的仪仗。它们和汉代帝王明器相比变化
较大，不仅仪仗类大为增加，还出了仰观、伏听等神
煞类俑。
历代帝王墓葬发掘得不多，发掘时遗迹、遗物

保存完好的就更少。祔葬于宋太宗永熙陵的元德李
皇后之陵经过发掘，但该墓曾经被盗，破坏严重，出

土遗物中没有明显可以认作是明器的器物，家具什

物等以砖雕饰的形式表现于墓壁⑨。北京房山的金
代皇陵也曾经被大规模破坏，已清理的太祖睿陵等

墓中也没有发现明确的明器⑩。北京昌平明神宗定
陵是一座发掘时保存完好的古代帝王陵墓，该陵中

埋葬帝后 3 人，出土各类随葬品总数为 2648 件
（套），其中有不少明器，另有已朽坏的木质明器家

具若干，无法计数輥輯訛。
定陵出土铜质明器 60件，分为 21种，每件器

物上贴有墨书名称标签，计有：水罐二、水桶三、水
勺三、水盆二、唾盂二、唾壶二、盘六、勺三、漏勺三、
笊篱三、箸三双、香盒二、香炉二、香靠三、香匙三、
烛台六、油灯三、剪刀二、火炉三、交椅二、脚踏二。
它们制作工艺粗糙，均为素面鎏金，但金层甚薄，器

型也比较小，如交椅的通高只有 15.5厘米。锡质明
器 370件，按器型分为 35类，每件器物上也都贴有
墨书名称标签，计有酒注、爵、瓶、壶、酒缸、酒瓮、
罐、盂、水桶、水盆、茶钟、碗、汤鼓、盘、碟、盏、托子、
香盒、粉子、鉴妆、印池、宝匣、香炉、烛台、灯台、宝
顶、宝盖、红节葫芦形宝珠、海棠花、荷叶、莲蓬、慈
菇叶、菖兰叶、交椅等，每种器物中又有不同的小
类，如瓶中包含有花瓶、看瓶、柱瓶、酒瓶、梁水瓶、
凉浆瓶、汁瓶、茶瓶、杏叶茶瓶、油瓶、水瓶、香匙箸
瓶等十二种不同名目。锡明器的制作更加粗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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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器物的器盖均与器身焊接在一起。一些器物的附
件如耳、把、提梁、盖纽以及酒缸、酒瓮上的酒勺等
则用锡片剪成象征性的部件，不加任何修饰，焊接

上去，使器物仅具其形而已”輥輰訛。定陵出土的这 400
余件铜、锡明器，完全符合“不成用”、“有形无实”等
特征，是典型的“送死之器”，以铜鎏金象征金器，而
以锡模拟银器。它们所替代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
用器，而不是仿古的礼器。
定陵玄宫后殿的北壁下还发现有很多小型木

质明器，但均已残朽。根据朽痕观察，计有小方凳
2个、长凳 1 个、长条桌 1 个、屏风 1 面、脸盆架 1
个、长方形托盘 1个，器表均涂红色。另在后殿东
北角下还有长 81、宽 53厘米的长方形木盘 6个，
内亦盛家具模型，除 1件小木桌外，其余均已朽不
辨型輥輱訛。北壁下还有一组木明器，“像是房屋院落，
因腐朽严重，难辨形体”輥輲訛。在帝后三具外棺的盖板
上，也都有木制小型仪仗类明器，均已腐朽輥輳訛。
除日常器用模型外，还有些明器应该是皇帝卤

簿的象征物。查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丧
仪中有“冥器行移工部及内府司设监等衙门成造，
照依生存所用卤簿器物名件”一条輥輴訛，可知皇帝明
器卤簿仪杖应当是完全照依生时所用制造。定陵出
土的鎏金铜水罐、水盆、唾盂、唾壶、香盒、香炉、交
椅、脚踏，锡罐、水盆、香盒、印池、宝匣、香炉等明
器，都应该是属于帝后卤簿的象征物。在帝后三具
外棺的上面还有插着仪仗的仪仗架多个，全为朱漆

木质明器，均已腐朽倒塌。从形状看，架有单排和双
排两种，上插仪仗十至二十件，有矛、戟、钺、立瓜、
卧瓜、剑、朝天镫等。在孝端皇后棺北侧宝床上还有
木质车、轿明器各一件輥輵訛，这些也是帝后卤簿的象
征物。
从宋代开始，纸明器迅速发展，大有取代其他

质地明器之势，文献中“冥器”的写法也日渐多。宋
人认为：“古之明器，神明之也。今之以纸为之，谓之
冥器，钱曰冥财。冥之为言，本于《汉武纪》‘用冥羊
马’”輥輶訛。到了明代，“冥器”二字堂而皇之地载于《明
实录》、《大明会典》等官修典籍中。从定陵出土物来
看，明代帝王随葬品中兼有“人器”和“鬼器”，但显
然是以实用的“人器”为主；在随葬品的陈设、安放
位次上，二者也对比悬殊。尽管如此，明代还是沿用
了随葬明器这一古礼，并且载入皇帝葬仪。如明成

祖葬礼：“奉迁梓宫入皇堂安奉讫，内侍捧谥册、宝
置于前，陈列冥器等毕，行赠礼”輥輷訛；又如明世宗葬
礼：“奉迁梓宫进皇堂安奉讫，内侍官捧谥册、宝置
于前，陈列冥器等毕，仍于献殿上设灵座，以候奉安

神主，遂行赠礼”輦輮訛。帝后等人所用“冥器行移工部
及内府司设监等衙门成造”輦輯訛。明朝分封在外省的
亲王、郡王等人也有相应的明器制度。成化五年
（1469年）以前“每有（诸王）丧礼，所用谥宝册、铭
旌、明器俱下工部委所司制造”；是年六月，礼部奏
请“凡亲王郡王谥册、宝仍下工部所司促办，付掌行
丧礼等官赍去；其明器宜令工部具例品式，下所在

有司就彼制造给用”輦輰訛，以节省道路供亿之费、减少
对民间的烦扰。此后，各藩府明器皆由所在省之布
政司、都指挥司等衙门安排成造。嘉靖四十四年
（1565年）更定：“郡王、将军、中尉，郡县主君，坟价
一概免给”，但郡王及郡王妃、郡主之“合用冥器、丧
仪等项，行该省照依递减事例，给银自造”輦輱訛。
在历年清理发掘的明代亲王墓葬中有不少铜、
锡、铁、陶甚至纸质明器，就其器型而论，和定陵一
样，既有生活用品和家具的模型，也有仪仗模型。其
中几个发掘时保存完整的亲王墓具有比较高的研

究价值。
山东邹城鲁荒王（洪武二十二年薨）玄宫前室

排列 380个木雕彩绘人俑和 24件马俑、2件车的
模型，其中“有戴盔佩甲执戟的武士；有捧剑，执戟、
矛、金瓜、钺斧、朝天镫、响节、伞、扇、灯笼，捧笏，肩
杖的仪仗队；有吹笛、箫、笙，佩长鼓，持鼓槌，击拍
板的乐队；有拱手而立的文职官吏和身材魁梧的侍

卫”輦輲訛；还有一组牵马扛凳俑。在仪仗中有散乱的木
交椅、脚踏、盾牌、弓箭、铁盔、甲片、带鞘铁佩刀、木
鼓、铜锣等。这些显然是一组比较完整的亲王卤簿。
在此墓玄宫后室还出土了大量的生活器用模型，有

木质床、箱、桌、凳、衣架、盆架、巾架、盆、桶、盘、碗、
坛等；还有竹质箱、篓、筐等；铜盆、暖锅、锡质酒器
等皆已朽坏。
湖北武昌楚昭王（永乐二十二年薨）墓室东、
西、北三面壁龛中的随葬品全部为明器，其中东、西
龛中主要是木质箱、匣等，残朽仅剩金属附件；另有
铜炉、铁炉等。北龛内放置铜、铁、锡明器，其中铜器
有炭炉、熨斗、香炉、双耳瓶、烛台等，锡器有执壶、
瓶、匕箸瓶、罐、坛、爵、杯、匜、盘、碟、温锅、盏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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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箸、勺、鼎、香炉、圆盒、烛台、灯台等，器表多为
素面，个别有花纹、有的涂饰金粉輦輳訛。
湖北钟祥梁庄王（正统六年薨）墓出土铅锡明

器 50余件（套），可辨器型有壶、瓶、匕箸瓶、鼎、炉、
杯、盒、盘、碟、灯台、烛台等，大多出自玄宫后室，也
有一些出自前室輦輴訛。
江西新建宁献王（正统十三年薨）墓出土铜明

器 22件，形体甚小，外观有如玩具，器表多鎏金，有
马蹬、盘、剪刀、锣、斗形器等；出土锡明器 43件，高
度和直径多在 5厘米以内，最大不超过 10厘米，外
表均鎏金，器型有鼎、壶、带托茶杯、高足杯、爵、碗、
盘、筷子、勺、茶杯、瓶、盆、烛台、灯台等輦輵訛。
江西南城益庄王（嘉靖三十五年薨）墓出土 20

余件陶明器，有香几、桌、轿、椅、床、宝座、脸盆架、
脚盆、箱、灯等。在后室西壁龛内有锡明器一套，共
10种 39件，多已朽坏輦輶訛。
除这些保存完整的王墓外，其他明代王墓或王

妃墓中也多有明器发现。如四川成都蜀悼庄世子
（永乐七年薨）墓后殿左室中出土有陶椅、陶屏、陶
案、陶暖砚，右室中出土有陶凳、陶案、陶盆等明器
模型；中殿左耳室中有陶仓一件，右耳室中有陶库

一件，陶库的两边有 20余件绿釉或黄褐釉的陶瓶、
罐、注子、唾壶、灯盏、盘、匜、碗、碟、高足杯等；在中
殿的左右两厢，还出土陶象辂各一件輦輷訛。湖北荆州
辽简王（永乐二十二年薨）墓出土有铜提梁炉和锡

质钵、瓶、盘、罐、壶、鼎等明器輧輮訛。蜀僖王（宣德九年
薨）墓中有陶床、箱、桌、凳、仓、笔、笔架以及象辂、
轿等明器，计 30余件，陶胎表面涂朱；还有黄或绿
色釉陶碗、罐、灯、盒、瓶、桶、盆、灶等輧輯訛。蜀昭王（正
德三年薨）陵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釉陶明器碎片，经

拼对复原，可见有房屋、箱笼桌案、罐等輧輰訛。湖北江
陵明王妃曹妃（成化六年薨）墓南、北两壁龛内各有
陶房 1件輧輱訛。蜀定王次妃王氏（弘治七年薨）墓中出
土有彩绘陶桌、椅、床、轿等輧輲訛。江西南城益定王陵
一圹三穴，左位元妃黄氏（崇祯七年薨）墓中出土锡

明器 10余件，可辨识的器型有高足杯、碗、盅等輧輳訛。
从神宗定陵和各地藩王陵墓中出土的实物来

分析，明代帝王随葬品实用器与明器的大致分工情

况是：冠服佩饰一般都为实际穿戴之物，个别见有

纸质明器；日用器皿（包括容器和用具）中有一大部

分是实用器，其质地有玉、金、银、铜、漆等，也有一

些是明器；卤簿仪仗和车轿基本上都是明器；除盛

放陪葬品的箱笼外，其余家具、房屋等也几乎全为
明器。明器的质地主要是锡、铜、陶、木，所象征物也
是日常生活用品。

二、 镇墓明器

秦汉以来，每到易代等社会动荡之际，帝王陵

墓都成为破坏和盗掘的主要对象，从“项羽烧秦宫
室，掘始皇帝冢”輧輴訛；到“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
……宗庙园陵皆发掘”輧輵訛；再到东汉末“汉氏诸陵无
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輧輶訛；等等，史
不绝书。大约是被盗墓之风所震慑，加之“魍像好食
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

而魍像畏虎与柏”輧輷訛一习俗的延续，北朝以来帝王
陵墓中增加了不少具有镇墓功能的明器，这类东西

大都不载于古礼，是世俗影响社会上层的结果。
漆木质地的“镇墓兽”一类器物在东周楚墓（包
括大型墓葬）中有比较普遍地发现，但至少在同时

期的中原地区还没有被纳入正规的丧葬仪礼用器

之中；除方相氏外，也极少有其他相似记载见诸史

籍。被推测为可能是北齐文宣帝高洋武宁陵的河北
磁县湾漳大墓中出土了人面兽身、兽面兽身的陶质
镇墓兽各 2件，还有 4件身穿铠甲、左手按盾的武
士俑；它们比同墓其他俑形体明显高大，应该是镇

墓俑輨輮訛。在该墓“斜坡墓道两壁南端各有一截断立
面，立面朝南，其上分别绘一狰狞兽面，扼守墓道入

口”輨輯訛，这两幅壁画同样也具有镇墓意义，或许是古
方相氏的变体。高洋卒于天保十年（559年），武宁
陵应是年代比较早的帝王陵墓使用镇墓俑、镇墓兽
的实例。比之年代稍晚的陕西咸阳北周武帝（卒于
宣政元年，578年）孝陵中也出土有铠甲镇墓武士
俑、卧虎形镇墓兽各 1对輨輰訛，表明这种葬俗在北方
帝王陵墓中已经比较普遍。
北朝以来始见的“四神”、“十二时”等在唐代陵
墓中已经制度化，它们由专门的机构“甄官署”负责
制造，“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丞为之贰。凡石
作之类，有石磬、石人、石兽、石柱、碑碣、碾磑，出有
方土，用有物宜。凡砖瓦之作，瓶击之器，大小高下，
各有程准。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别敕葬者供，余
并私备），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

以上四十事。当圹、当野、祖明、地轴、革延[駳]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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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队与僮仆之属，威仪、
服玩、各视生之品秩所有，以瓦木为之，其长率七
寸”輨輱訛。“十二时”或称“十二元辰”就是今人俗称的
“十二生肖俑”。而唐代明器中的“四神”，据王去非
先生考证，是指当圹、当野、祖明、地轴，当圹、当野
是今人一般称为“天王俑”或“武士俑”的铠甲镇墓
俑，祖明、地轴则是一对镇墓兽輨輲訛。1995年抢救发掘
陕西乾县唐僖宗靖陵，在其土洞式墓室的东西两壁

各有 3个壁龛、南壁（墓门所在）东西两侧各开一个
壁龛，龛内彩绘十二时，为兽首身、袍服执笏形象輨輳訛，
证明这类东西至迟在唐末已经使用于帝王陵墓中。
唐末以来，镇墓类明器、特别是异形俑被更多

使用于帝王陵墓中，这类东西在一般唐宋墓葬中比

较常见，帝王陵墓的使用是受当时民间丧葬习俗和

鬼神迷信信仰的影响。江苏江宁十国南唐之永、顺
二陵的后室四壁小龛中出土有 10件拱立形男俑，
其中 2件是捧兽的，发掘者推测为十二时俑輨輴訛。此
外，南唐二陵还出土了其他异形陶俑，大多具有镇

墓意义，并且与宋金帝王葬俗有直接的关联。据徐
苹芳先生考证，其中有些与《大汉原陵秘葬经》的记
载相吻合，如头戴风帽、身穿圆领袍的老人俑是“蒿
里老公”（《宋会要辑稿》中名曰“蒿里老人”）、甲胄
执盾俑是“镇殿将军”（可能是《宋会要辑稿》中的
“金甲将军”）人首鱼身俑是“仪鱼”（可能是《宋会要
辑稿》中的“鲵鱼”）等輨輵訛。
《大汉原陵秘葬经》记载天子所用镇墓俑还有

“金牛”、“铁猪”，“金牛长四尺，安丑地；铁猪重二伯
斤，安亥地”輨輶訛。安设铁牛、猪的目的，是因为唐人认
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
界，各有龙守之。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
暴，当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设
窀穸。……铸铁为牛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輨輷訛。所
以铁牛、铁猪等功用是防御“土龙”和“水龙”之暴，
以保护墓主灵魂和遗魄的安妥。四川成都十国前蜀
高祖永陵中出土过铁牛、铁猪各 1件，该墓朝向正
南，按《秘葬经》规定，其牛、猪的位置应该分别在墓
室的东北和西北部；但实际上铁牛发现于中室棺床

西南隅，紧靠床角；铁猪则在东南隅，头皆北向輩輮訛，

与《大汉原陵秘葬经》所记安置方位不合。这说明因
为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铁牛、猪的具体使用方式
（摆放位置）也不尽相同。

在与南唐毗邻、同属于五代时期吴越王或王后
的墓葬中，十二时以装饰于墓壁的形式出现。临安
玲珑镇祥里村文穆王元妃马氏墓（临 M25）分为前
中后三个墓室，墓向 45°，其中后室三壁及墓门的
背部下方每面各设 3个壸门形龛，每龛内雕刻一个
十二时立像，袍服冠带，双手拱于胸前分别捧十二

兽，左壁正中为子神，向右依序排列。在十二时龛的
上方分别浮雕四神，墓室左壁为青龙、右壁为白虎、
后壁为玄武、石门后（前壁）为朱雀。迄发掘时为止，
石雕人、兽上的彩绘及贴金色彩如新輩輯訛。杭州施家
山南坡吴越文穆王次妃、忠懿王生母吴汉月墓（杭
M26）也有四神十二时装饰輩輰訛。该墓门开在南侧，其
余三面镶于墓壁的石板上每面各凿出 3个小龛，其
内按方位各有一个十二时俑，形象为人身捧兽。东
（左）壁三龛之上浅浮雕出青龙、北壁为玄武、西壁
为白虎，墓门的背后应该有朱雀浮雕和另外三个十

二时小龛。马妃卒于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吴妃
卒于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其十二时形象与唐墓
出土的同类俑或壁画形象相一致，但四神却不是当

圹、当野等，而是汉以来对应四方的四神形象；十二
时各对应其方位，四神则按前后左右分布，这一组

合值得关注。这种装饰形式在其他吴越王族墓中也
有发现輩輱訛。
北宋皇陵中随葬镇墓类明器见诸官私史籍，如

宣祖改葬时“进玄宫有铁帐覆梓宫，藉以棕榈褥，铁
盆、铁山用然漆灯。……十二神、当圹、当野、祖明、
祖思、地轴及留陵刻漏等，并制如仪”輩輲訛。李攸的《宋
朝事实》著录了英宗永厚陵随葬品安设情况：“梓宫
升石椁西首，御夷床下不及地尺而止，巳时一刻，乃

下置珠网花结于上，布方木及盖条石，及设御座于

盖下，前置时果及五十味食，别置五星十二辰及祖

思、祖明尊位。于四壁又设衣冠剑佩、笔砚、弧矢甲
胄，凡平生玩好之物。又设缯帛缗钱，然后设册宝，
乃然漆灯，闭柏门。置逍遥于麓巷，阖石门”輩輳訛。这段
记载详细说明了各种随葬品的位置，有较高的资料

价值。迄今尚未见北宋皇陵中出土十二时俑的实
例，但在巩义陵区中，特别是西南部的永裕陵、永泰
陵兆域内却发现过不少十二时石像，它们出土于帝

后等人陵墓的神墙外四周，其方位与唐、五代帝王
陵墓中的十二时方位一致輩輴訛。宋神宗元丰四年
（1081年）有人上奏：“闻祖宗朝尝于永熙陵东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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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位筑堤以镇土，已获感应。今可于永厚陵及濮安
懿王园东寅、卯、辰三位天柱寿山行镇土之术，仍乞
于镇上堤逐方位以珍宝玉石为兽埋之”輩輵訛。类似说
法在《宋会要辑稿》中还有多处，根据这些记载可以
推知这些石质十二时应该是因为某陵墓局部地势

不利而填埋的风水镇物輩輶訛，其功用与墓室中的十二

时俑或像相近。
镇墓俑在明代帝王墓葬中已经基本不见，曾经

发掘的神宗定陵和各地藩王墓葬中都未见有特征

明显的镇墓兽或异形镇墓俑。鲁荒王陵出土木雕彩
绘人俑 406个，其中有 2个戴盔披甲、手执金瓜的
武士俑放置在玄宫第一道门前的两侧輩輷訛，它们形体

较大，有可能是“镇殿将军”或“金甲将军”一类。蜀
悼庄世子墓中出土 500余件釉陶俑，墓室大门内前
庭（前殿前）左右两厢中，各置 2个武士俑和 3匹陶
马（右厢缺一马）。武士俑戴兜鍪、系项巾，身披铠
甲，铠甲及披膊皆为黄褐色，腿裙下露出草绿色战

袍，足穿黑靴。带弓箭，执矛。其中最大的一件武士
俑高达 84厘米，一般武士俑仅高 51厘米輪輮訛；也应
该是“镇殿将军”之属。蜀僖王陵中出土釉陶人俑
425件，其中有将军俑 6件，头戴盔，身着绿色窄袖
长袍，肩系披肩，腰束革带并扎缠腰，袍下露出甲

衣，足穿长靴。手握板斧或方天画戟輪輯訛。这些形体明
显高大于其他仪仗俑的盔甲将军俑，极有可能是唐

宋当圹、当野一类镇墓俑的最后遗绪。而时代稍晚
的益端王陵、益庄王陵、秦简王陵等也都出土了不
少陶俑，但都没有形体明显高大于其他仪仗俑的盔

甲将军俑，明定陵出土的俑也绝大部分都是仪仗俑

和侍从俑。山西榆次晋裕王陵玄宫门前填土向上 1
米处发现绿琉璃釉陶公鸡 1只，上骑一束发人輪輰訛。
仅从描述推断，它可能是具有某种特殊葬仪意义

的俑，如“观风鸟”一类，但更可能是玄宫封门墙檐
上脊兽中的“行什”。以这些资料为基本依据，可以
基本认定镇墓类明器在明代帝王陵墓中已经停止

使用。

三、 谷物与酒醴

以谷物随葬，古已有之。秦汉人普遍认为“鬼犹
求食”，“谓死如生，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
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
魂”輪輱訛。因而明器也就相应地多见食器、酒器以及粮

谷仓等。唐人还认为谷物能引魂，敦煌遗书中一份
晚唐写本《杂抄》讲到：伯夷、叔齐兄弟二人“隐首阳
山，耻食周粟，……并草不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
“载尸还乡时，恐魂灵饥，即设熟食瓶、五谷袋引魂，
今葬用之礼”輪輲訛。这个传说虽不足以说明商周之际，
但至少道出了唐人的一般信仰。而且直到明代中后
期仍有类似的说法，“今包筲谓之粮罂瓶者，因夷齐
饿死后，人恐其魂饥而设五谷之囊，故《礼记》曰‘重
生道’也，起于商”輪輳訛。汉晋间的五联罐、谷仓罐（魂
瓶），唐宋金元时期的粮罂瓶、多角瓶、多管瓶、皈依
瓶等，都有招引亡魂的功用，有些器物出土时里面

还保留有稻、粟等谷物。它们和东周秦汉墓葬中大
量出现的以礼器（包括仿礼器明器）盛载食物不尽

相同，前者更重视显示等级身份的不同，而后者的

主要功用是葬仪意义。《大汉原陵秘葬经》认为：公
侯卿相、大夫以下至庶人的棺前“正南偏西”或“棺
头”都应安放“五谷仓”，以安亡魂，其高度为二尺二
寸或一尺二寸。
和镇墓类异形俑在明代已经基本绝迹不同，墓

中葬谷的习俗在明代帝王陵墓中依然延续。《大明
会典》记载公、侯、伯人等的随葬明器中有“五谷仓
一、凉浆瓶二”輪輴訛；尽管《大明会典》等文献中没有记
载，但明代帝王陵墓的清理发掘中却时有葬谷现象

发现。明神宗定陵中未见有谷仓罐一类器物，但三
位墓主却都有谷、稻随葬。从玄宫后殿“随葬器物分
布图”来看，神宗的谷、稻在外棺中部偏下方南侧
（该墓坐西朝东），大约相当于墓主腿部的位置，其

中稻在外棺板上，谷在外棺之侧；孝端皇后的稻、谷
均在外棺板上头部位置偏南侧；孝靖皇后的谷子

在外棺头外的棺床下，稻子分别在外棺头上和外

棺头外的棺床下发现輪輵訛。推测这些稻谷原本都装在
小袋中，下葬时应该是放置于外棺之上，后来可能

是因为粮袋腐烂、外棺板上仪仗明器等朽塌散落
而掉落。
明代已发掘王陵的保存程度大多不好，随葬谷

物或其遗痕现象不如定陵明显。
蜀悼庄世子墓中殿左耳室中出土陶仓一件、右

耳室中有陶库一件輪輶訛；蜀僖王墓中出土有陶仓，陶

胎表面涂朱輪輷訛；宁献王陵中出土 1件铜斗形器輫輮訛，这
些应该都与葬谷有关。江西新建宁康王朱觐钧（弘
治十年薨）墓室前方 3.3米处有一道厚 8.4厘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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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面墙，墙上开 2个并列的长方形砖龛，内置皈依
瓶 1对輫輯訛，这是罕见的明代亲王墓用皈依瓶随葬之
实例，当时挖墓取砖的农民称之为“衣饭瓶”，瓶中
是否有谷物未见说明。益定王（崇祯七年薨）及王妃
的合葬墓中发现了保存较好的随葬谷物现象。该墓
由青砖砌成 3个椁室，椁室前墙外各竖青石圹志一
方。中间益定王棺椁与圹志间的上方两角各有 1件
豆青釉瓷瓶，其内装满黍粒；左侧元妃黄氏圹志内

侧靠椁底处埋 2件青花瓷瓶，内盛黍；右侧次妃王
氏圹志与椁尾相间处上方两角各有 1件青花瓷瓶，
内盛黍輫輰訛。以瓶盛谷物盛随葬，在明代帝王陵墓中
确知者目前仅此一例，其造型与同期一般瓷瓶相

同，并不是特制的明器。兰州上西园肃藩某郡王墓
西耳室“内有小米、小麦的痕迹甚多”輫輱訛，这是明代
郡王陵墓葬谷之例。另外，鲁荒王墓中出土 1件荷
叶形盖暗花云龙纹青白釉罐，“内盛梨、枣、肉、米
饭、鸡蛋、菜叶等”輫輲訛。楚昭王棺床前石供案下圹志
旁边的白釉瓷坛中发现果品 17个，计有核桃七，
板栗四、枣一、枣核二、白果一、荔枝核一、不明品
属一輫輳訛。这两座王陵发掘时未见有随葬谷物的现
象，这些果品、饭菜等应该与葬谷意义相同，属于同
一类葬俗；盛物之罐或是《秘葬经》中的“熟食瓶”
之类。
汉墓中常见以酒醴随葬，和其他食物一样都是

供墓主享用。宋金时期，酒醴之葬成为带有葬仪意
义的葬俗。据《大汉原陵秘葬经》记载：公侯卿相、大
夫以下至庶人的墓室中都应安放“仪瓶”、“浆水瓶”
等，公侯卿相“棺南安仪瓶，高一尺九寸；正南偏西
安五谷仓，高二尺二寸；……三浆水安棺后”。大夫
以下至庶人“五谷仓一尺二寸、三浆水高九寸，安棺
头”輫輴訛。各种盛贮酒醴的罐或瓶虽然形式各异、装饰
不同、显示出不同的时代和地域风貌，并且具体安
放、使用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其基本功用都是为了
招引、安顿墓主灵魂。明代帝王陵墓中随葬酒醴的
实例发现不多，鲁荒王墓中出土 1件带盖暗花的云
龙纹青白釉梅瓶，“内盛酒”輫輵訛。宁献王墓“后室左壁
龛中放有 5个白瓷罐，内有黄棕色液体，似为油
类”輫輶訛。鲁荒王墓中的梅瓶应该是《大汉原陵秘葬
经》中的“仪瓶”，而宁献王墓中的五个白瓷罐则可
能是该书中所说的“浆水瓶”或《大明会典》中的“凉
浆瓶”之类。益庄王墓后室东壁龛内有铜钱数串、瓷

坛三个，其功用应该与宁献王墓相同。
瓶、坛、罐之类器物在明代帝王陵墓中常有发

见，但其中是否盛有酒醴却鲜见披露。定陵出土的
8 件青花带盖梅瓶，其中 6 件形体较大，通高
71.2~74.9厘米，绘龙穿缠枝西蕃莲，肩部有“大明
万历年制”六字款；另 2件形体较小，通高 45.7或
46厘米，绘缠枝花卉和缨络纹，肩部有“大明嘉靖
年制”六字款輫輷訛。从发掘报告所附“随葬器物分布
图”来看，这些梅瓶中有 4件属于神宗，分别放置在
其外棺尾部的左右两侧，每边 2件；孝端皇后、孝靖
皇后二人各随葬 2个梅瓶，也分别放置于她们各自
外棺尾部的左右两侧。据考证，《大汉原陵秘葬经》
所载盛放三浆水的容器就是当时比较多见的经瓶

即梅瓶輬輮訛。事实上，仪瓶可能也是梅瓶。明定陵梅瓶
安放在三具外棺的尾部，该陵坐西朝东，转换成南

北向正相当于“棺南”。定陵中的梅瓶应该具有葬仪
意义，其功用与宋元时期“仪瓶”一类相近。
具有葬仪意义的梅瓶在明代亲王、郡王、王妃

等人的墓葬中也多有发现。湖北钟祥郢靖王（永乐
十二年薨）墓清理发掘时初葬原始遗迹现象尚好，

郢靖王和王妃郭氏葬于后室，二棺脚端的棺床下方

分别放置青花龙纹梅瓶和青花“四爱图”梅瓶；中室
两旁的左右侧室中各发现三具红漆木棺的遗迹，每

棺头前都有放置瓷瓶的遗迹，与墓中发现的 6件瓷
瓶相吻合輬輯訛。钟祥梁庄王墓中出土 4件青花梅瓶，
其中 3件并列于后室后壁龛内，另 1件出自前室西
壁下。后龛中西侧一件“出土时侧置，瓶盖脱落在瓶
身侧”；前室西壁下一件“出土时侧置，盖仍扣着瓶
口，未分离”輬輰訛。这种现象可能与墓中积水导致随葬
品漂浮有关。
从明代资料来着，早期鲁荒王墓中出土有盛酒

的梅瓶、宁献王墓中有疑为油类的白瓷罐，但这两
墓中均未见特征明显的“墓仪”和“明器神煞”，说明
这种在宋金时期曾经流行一时的葬俗已经衰微。晚
期神宗定陵中的稻谷直接放于外棺之上，而不是贮

于仓或瓶中，明末益定王三墓中随葬谷放于普通瓷

瓶中；定陵和其他王陵中随葬的梅瓶大多空而无

物；这些现象进一步证明繁琐的迷信葬俗已走到了

穷途末路。由于社会文化和皇室种族的变化，清代
帝王陵墓中没有再见到与《大汉原陵秘葬经》所载
类似的葬俗，但民间墓葬仍有其遗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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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礼之用的明器，在自汉到明的帝王陵墓中

始终存在，但历代帝王的葬俗却不是一成不变，而

是随着世事的发展而变化，其总体趋势是从礼向俗

发展。葬仪类异形明器进入帝王陵墓的宋代前后是
古代帝王丧葬世俗化的极致；到明代，包括明器在

内的帝王随葬品都更加趋向于实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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